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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 立

! !"#福建的国民党军秩序一直处于混乱之中

但蒋介石却比谁都看重福建的防卫。京、
沪、杭等相继失守后，福建成了拱卫台湾的最
后屏障，当务之急他要考虑的是如何确保这
最后一隅立足之地。还在海上向着人生最后
的落脚点台湾漂泊时，他就草拟了一个计划，
决心以第六、第二十二、第八、第十二兵团为
主力，在福州、厦门、漳州及闽、粤交界地区设
防，屏障台湾，以台湾为反攻大陆的基点，东
山再起。照他的话来说，台湾好比是头颅，福
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则无以确保台湾，为
此，他一再电令汤恩伯和福州绥靖公署主任
兼福建省主席朱绍良坚守福建。
使蒋介石恼火的是，福建的国民党军秩

序一直处于混乱之中，高级将领间多有龃龉。
首先是省主席朱绍良与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
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汤恩伯不和。对
指挥孟良崮战役失误导致张灵甫整编七十四
师覆灭、又不保京沪杭的汤恩伯做福建“监
军”，朱绍良于心不服，充耳不听其令。兵团一
级司令中，刘汝明与李延年也关系微妙。这些
福建军政官员讨论防备问题，皆说上海筑有
比斯大林格勒更为坚固的工事，国军精锐 !"

万，尚且守不了半月，福州兵少将寡，南有乌
龙江，东临大海，天生的背水阵，不宜打仗，也
不宜固守，历史上没有成功的防御先例。再
者，福建的地形不利国军有利共军，山地作战
正是共军的专长。同时，已告老还乡的两位海
军元老———萨镇冰和陈绍宽也多方联络地方
人士，要求避免在福州决战。

凡此种种议论，传到蒋介石耳朵里，气得
他直骂“娘希匹”。他还得到密报：上海失守后，
代总统李宗仁同朱绍良电信交往频繁。朱绍良
视李为后台，李欲拉朱这股势力，把福建倚为
退守之地。身为下野总统，但握有实权的蒋介
石对福建的战略地位看得很重。蒋介石思虑再
三，决定亲赴福州，整顿残局，部署战事。

#月 !$日上午，蒋由台北松山机场直飞
福州，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在义序机场召集

驻闽部分团以上军官临时军事会议。
这是福州战役前国民党政权的重要
军事部署。

蒋介石一身戎装，从台湾坐“美
龄号”专机飞抵福州。汤恩伯、朱绍良
率一长列福建党政要员在机场“接
驾”，并组织盛大的欢迎仪式。可蒋介

石只在机场的办公大楼召开军事会议，作一
番打气和训话，要求众将与共党作殊死战，死
守福建，巩固台湾。
会上，蒋介石说：“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

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危
局，和共‘匪’作斗争。但想起总理（孙中山）生
前的托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
共尝’的遗言，现正是我党的危难关头，所以我
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
战。个人引退半年来，没有片刻忘怀久经患难
的袍泽，望大家戮力同心，争取最后胜利。”

对在座各位将领训示一顿后，蒋声嘶力
竭地说：“台湾将是党国的复兴基地，它的地
位的重要性异于寻常。比方台湾是头颅，福
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以
福建而言，守不住闽江以北，闽南也难确
保。”福建是台胞和南洋华侨的祖居地，“如
果他们知道福州丢失了，就更误以为我们国
民党彻底失败了。这种心理的变化就会使我
们失去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会上，蒋介
石对福建防务、军队调整及后勤补给、工事修
造等做了布置。
闽江以北地区：第七十四军及二!一师

六!三团防守马尾、连江、罗源一线；第二十
五军及独立三六!师防守闽清至福州之间的
闽江南岸；独立第五十师据福州城北宦溪和
大、小北岭；第九十六军（第一!六军人员、枪
械严重不足，被撤销番号，并入九十六军）配
置于雪峰、大湖及福、古公路两侧。第九十六
军和独立第五十师全力收复古田。

闽江以南地区：第七十三军确守福清、
平潭。驻漳龙和泉厦地区之第八、第二十二
兵团不北调，闽江以北兵力不足，将由台湾
抽调增防。
据守福州市区的部队，迅速加强工事，近

郊要点应构筑半永久性工事以资固守，不得
延误。各部所缺军粮、服装、弹械，由联勤总部
负责由台湾补给区运拨；马尾要塞重建工程
及福州防御工程费用，另案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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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雨清心里清楚，章民生与他父亲钟福
奎，其实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就连他自己身
上，也带着章家的血缘。可是作为钟家后代，
他是那样地仇恨着章家！他咬咬牙，说：“章民
生有什么事，跟你说说不就完了么？何必再扯
上我呢？”姜和森说：“您是县长么。人家也是
相信政府的意思。”钟雨清不耐烦
地说：“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钟雨清踩着雪走进天仓宾馆。
大堂领班说汪小琼已经走了，留给
他一封信。他拆开一看，吃了一
惊———
雨清!

我刚得到消息"李子栋竟被#双

规$了"他们组织上找我谈话"我得

回去一次% 要说明的是!这事不会

影响我已作出的承诺"帮助贫困村

校的事情一定会按原计划进行% 因

为"我的事业跟李子栋没有任何关

系&&'

正看着，一位女服务员上来招
呼：“钟县长，您有电话。”钟雨清又
一惊，想：电话怎么跟到宾馆来了？
晓得我行踪的，全县能有几人？
他拿起电话，打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县委书记吴一坤。吴书记说：“听说你这
些天很忙啊？一直在七星河乡是不是？”钟雨
清说：“是这个情况，我弄清了那里村小危房
的情况，又在市里争取到了一百万元抢修
款。”吴书记说：“好啊，一百万元不容易！问题
能解决么？”钟雨清说：“一类危房可以改造完
毕。”吴书记说：“那还不行啊，一类解决了，二
类三类怎么办？再过几年，不又都成一类了
么？”钟雨清说：“所以我准备找些企业家，帮
助村校建设校办厂，想在办学后劲上探探路
子……”吴书记说：“这个办法好，你大胆试
试！”钟雨清问：“吴书记来电话，大概找我有
事吧？”吴一坤说：“最近有人写信，对你的私
生活有些反映。你大概不知道吧？”钟雨清头
皮一炸，紧张地说：“我……不知道。”吴书记
说：“我提这件事，只是提醒你一下，你也不必
想得太多。你知道，你上来的情况比较特殊，
周围人对你会特别关注。不过，我是看好你
的，雨清同志；天仓县的文教卫生交到你手
里，我也是放心的。相信你会拿出实际行动

来，让组织上放心，让那些人闭嘴。”
钟雨清搁下电话，只觉得两腋下各涌出

一注汗来。他甚至忘了跟服务员打个招呼，就
匆匆走出宾馆大门。
前一场雪停下还没多久，后一场雪又纷

纷扬扬下起来了。县城各处都积起厚厚的雪，
孩子们聚集在空地上，欢快地堆雪人、打雪

仗。虽然天很冷、风很大，但街头依然
热闹，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走进这
难得一见的冬雪里。
步入一条寂静无人的小巷，钟雨

清放慢脚步，心里却翻起了风云。有
人向县委领导反映他的问题，而且还
是“私生活方面”的问题，这是谁在打
他的冷枪？“私生活”指的是什么？莫
非他最近跟汪小琼来往，已经给某些
人发现了？那个晚上他们在县街饭店
吃饭，又回到天仓宾馆谈到半夜，这些
都给谁落眼了？吴书记一个电话就打
到宾馆来，显然他了解自己的行踪，也
一定会知道他是来这里跟汪小琼见
面，那么，又是哪个把这信息通给吴书
记的呢？是周围有他的眼线呢，还是这
宾馆……
唉，不去想它了！钟雨清头脑晕晕

的，想，吴书记不也叫他不要想得太多
么？现在是什么时代，这种事还能算什么问
题吗？不过，吴书记既然这样说了，总是有他
用意的，做人，特别是做这个副县长，各方面
还是留神一点为好……眼下最紧要的，是要
拿出过硬的成绩来，让那些人信服，让他们
闭嘴；只要把手里的事情做好，让老百姓得
到实惠，那么，面对新官也好，老官也好，换
届也好，不换届也好，终归能立于不败之地；
就是以后换届下来了，不当这县长了，也问心
无愧……
这天上午，钟雨清按原定计划，冒着零下

十几度的严寒，顶着飞雪，去七星河乡实地考
察了几个点。他发现，现在的钱真不值钱，把
村校校长和村官们叫来议事，口一开，就是一
个钱字。都搞商品经济了，什么义务劳动、不
计报酬那一套，都不时兴了；移土、填河、筑
路、驳岸……哪样都要钱去打底；加上原料、
厂房、机器……汪小琼许下的 $%%%万元，起
初掂掂分量很重，此刻东一分西一摊，就用得
着“捉襟见肘”这四个字了。


